
界限街火车桥底墙上经年的油漆剥落，透出被遮蔽多年的九龙皇帝曾灶财墨宝。摄：林振东/端传媒

余婉兰

特约撰稿人 余婉兰 发自香港 | 2023-01-24

在香港散步：人、物与风景，“我不介意它们消失，但介意它们白白消
失”

“政治上争取不到什么，国安法又不能讲什么，我们再没什么事情可以做了，那不如好好记录香港剩余的东西。”

风物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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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

【编者按】新春时节，端文化组推出“在香港散步”系列，除夕夜是上篇，今日就来下篇，一位是民间保存与考据

达人，一位是随心所欲行遍香港从不迷路的漫游者。这依然，也是给所有的在地漫游者，与异乡需要安置“自我”

的人。年夕总要处理孤独与团圆，心无定时，散步连结现实与记忆、个人与时空，慢慢行，学习呼吸。

散步法之三：考现学 
 “我想把整个香港纪录下来” 


孙永雄（Carlos）：Instagram“街影Vanishing Hong Kong”版主 


“香港一向变得快，近年政治不稳定，政治上争取不到什么，国安法你又不

能讲什么，我们再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那不如好好记录香港剩余的东

西。”

Carols许下了一个像不可能、但又持续进行的愿望：走遍整个香港，把整个香港记录下来，然后才离开香

港。

“你想记录香港什么？” 
 “香港所有东西。” 
 “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走不了。”他苦笑。 


Carols的电脑有几百个档案夹，把香港逐一拆解为不同的类别：“交通工具”、“政府”、“自然景观”、“旧事

物”、“老店”、“宗教设施”、“医疗设施”、“传统文化”、“商业大厦”、“街市”、“城市面貌”。其中唐楼类，

他分为了“待拆唐楼”、“战前唐楼”，底下再分不同地区，如上环、土瓜湾、深水埗等。唐楼他是一栋一栋

拍下来，内部细节，磁砖，空间间隔，窗花等，有上千张，数量庞大，“但影了1%也没有。”他也开始搜集

不同的旧物。

他就像做此时此刻“香港考现学”的记录与研究。所谓“考现学”，由日本关东大地震而衍生，在摧毁与重建

之间发生的文化现象，其后延伸变化为路上观察学、生活学、风俗学等不同流派，打开了日本人对当下周

遭事物的关心。

https://theinitium.com/author/yAzHWDNP
https://theinitium.com/tags/_3677/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121-culture-walking-in-hk-wandering-and-mem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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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现学入门

作者：今和次郎



出版社：行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1/28

《考现学入门》作者今和次朗，从民俗学兴趣，转而都会大道上的考现学，是受到关东大地震的冲击，因

见证“所见之物”的毁灭，却也在灾后焦土上的临时住宅、吊挂、竖立在临时住宅各处的招牌，发现其造型

趣味及人坚韧的生命力，“像是从焦土灰烬中冒出新芽嫩绿一般的新鲜”。渐渐，今和次朗从“临时住宅”为

起点，进行路边的采集，开始观察银座风俗调查，贴近于“现象”，而非只是“物件”。

而Carols的纪录与采集，同样是因香港在社运后及疫症期间的双重拆毁及消逝之下而发生。 他1991年出

生，本来计划30岁前，到日本Working Holiday，但疫症之后，哪里也不能去，就这样过了30岁。

“我本来很讨厌香港。这两年因为局住（被迫）留在香港，多了留意这地方。两场社会运动后，也见证这地

方的变化，变的速度超乎可以理解。香港一向变得快，近年政治不稳定，政治上争取不到什么，国安法你

又不能讲什么，我们再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那不如好好记录香港剩余的东西。”他在2020年11月开了

IG PAGE“街影Vanishing Hong Kong”。

“我自己因为做了这个专页，过去两年，食过很多未食过的食物，入过很多

未入过的店舖，和很多根本不会聊天的人聊天。”



Instagram“街影Vanishing Hong Kong”版主 孙永雄（Carlos）。摄：林振东/端传媒

他约记者在石硖尾地铁站等，他从深水埗走过来，一阵夏季独有的急雨，我们撑著伞，散步到近九龙塘的

南山邨。经过主教山，他诉说某一次遗憾。“因为返炒散的工（去打零工），错过了拍下主教山封前的最后

一刻，机会没有了就是没有。这两年我不敢放假，好像一放假，就有些什么又消失了，会觉得内疚。”

记录整个香港的心愿宏大，于是这种“消失”、不可再来的遗憾，“迟了一步”，一再反复出现，长期困扰著

他。

Carlos生命中第一个“遗憾”与“消失”发生在小时候。他未搬去深水埗前，是在天水围天耀邨出生与成长，

“我记得楼下有间玩具店，我常常去看玩具。但2007、08年时领汇翻新商场，玩具店消失了。”后来他曾

上网查找玩具店的旧照片，但一张也找不到，结果他找到港台某剧集刚巧影到半格影像。“真的只有半格，

几秒的镜头。”

“为什么我每天都去，却没有拍下照片？我想，其他人或者有这似曾相识的感受，不如
我拍下全香港的照

片，为自己又好，帮其他人又好，就尽量拍多一点。”

“留在这地方的两年，迫著我们见证（香港的）消失，这一下冲击很大。”他说，同时这两年，他才发现香

港之大，原来他很多东西未曾见过、光顾过，很多地方都未曾走过。所谓“考现”，也是未来的“考古”。

“主教山后来还有机会再看到，但很多旧店、旧建筑没法子追回来，很心噏（心中失望愁郁）。几次都因为

返工（上班），见证不到最后一刻，后来我决定尽量不接Job，幸好之前返全职，储了点钱，用积蓄顶一

顶。最近差不多用光，所以真的要停一停。”Carlos以前在城市大学读书，毕业后在附近的又一城商场上



班，他总是不嫌远，走十五分钟来南山邨吃午餐。他很瘦削，皮肤很黑，一碗餐蛋面分几轮吃，最后也没

有吃完，然后说不如继续走走。

他带著记者走过屋邨中庭，旧式街店静谧而落寞，下雨更甚，很多一格格的小店无人经营，铁链把店面的

架生（谋生工具）都捆在一起。仍然开门的老店主，开著收音机，就忙著手上的小事小活，一日更多时日

是闲坐“过日辰”（消耗光阴）

他指一指，一间叫“良姑洋杂”，顺手拈来，说起以前的“纸扎店”叫“文房”，因为六、七十年代很少文具

店，买文具就要去纸扎店，有售包草纸、文房四宝及纸扎等。我们走过白田邨的一间酒楼，Carlos说，以

前多数屋邨都有一整栋酒楼，以前的人喜欢饮茶，但慢慢人口老化，老人家没有人照顾，经济下滑，也越

来越少人饮茶。整栋酒楼经营不下就空了。“常见到屋邨在某一栋楼有间老人院，其实之前都是酒楼改

建。”然后他从酒楼，讲到五、六十年代酒家和茶楼的分别，再讲到快餐店、茶餐厅、冰室、西餐厅的分

别。

“留在这地方的两年，迫著我们见证（香港的）消失，这一下冲击很大。”

他说，同时这两年，他才发现香港之大，原来他很多东西未曾见过、光顾

过，很多地方都未曾走过。



白田邨。 摄：林振东/端传媒

这两年间，就像重新换了一双眼睛来散步、观察香港。他本来就喜欢散步，比起搭车，有更多机会发现周

围的事物。他以前经常从南山邨行去石峡尾，深水埗，长沙湾，荃湾，一直走。但从来没有拍照，也没有

研究历史。“斋行（纯粹走路）。纯粹八卦，周围望，也没有深入挖掘，也不会找资料。”他也会想起2018

年的自己，尚且轻松地拍照，无忧无虑，影下“懒日系”的女仔相就满足。“靓是靓，但十年后我再回望，没

有什么意义。”

Carolos的独白 


我正职是摄影师，2019年后因为疫症被炒了（解雇），其后一直没有做全职工作，两年来把时间花在纪录香港这

件事上。也发现，原来纪录香港，工余时间根本做不了。要辞职才能做到这件事。（笑）

我从小到大都很八卦，很多事想知原因、原理。点解系咁？点解唔系咁？（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不是这样？）中

学时操（操练）试卷写答案，我除了找对的原因，也会找错的原因。这种性格是我做这个专页的原动力吧，就是因

为八卦。

纪录香港，最重要是保持八卦心态，事出必有因。例如最近做“厕所历史”，是因为纸扎店老板讲起以前“抆屎”

（擦屁股）用草纸，然后我就好奇，以前是怎样去厕所？“屎坑”是不是真的有条坑？怎样冲厕？（笑）

“香港最美是六十至八十年代，即香港起飞年代。我九十年代出生，没有经

历狮子山下的年代，人情味浓、繁华璀璨的年代。做这个纪录，也帮助自己

了解以前的香港。”

这两年旧店消失得很快，建筑物也是。我觉得香港一向变得快，十年就大变一次。但近年变的速度超乎可以理解。

最贴身的是身处的社区，变得冷清了，以前光顾的店都关门大吉，去过的建筑物都拆卸，消失得很突然。令我发现

“香港”正在消失中。想到自己两年前的生活太忙碌，又旅行又返工，根本没有时间理会这地方。

因为疫症，留在香港，迫著我们见证其消失，冲击很大。 




其实人也好，物件也好，都是过客，必然在你生命中消失，除了你自己陪到自己一辈子，没有物件是一辈子。我不

介意他们消失，但介意他们白白地消失。

好像我小时候在天水围经常去的玩具店，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记忆像虚幻的而你找不到存在的证明。很难受，也

很不真实。我自己因为做了这个专页，过去两年，食过很多未食过的食物，入过很多未入过的店舖，和很多根本不

会聊天的人聊天。

天水围的公共屋邨。 摄：林振东/端传媒

我在天水围成长，十年前很少出去玩，九龙几乎没有去过，以前大家都说弥敦道的霓虹灯，五光十色。我没有见

过，这是一个遗憾。所以这两年，我迫自己多走多看，因为一切都会消失。

告诉你，我的性格很内向，不会和陌生人分享，一开始我不敢找街坊聊天，但自己要改变，才能做好“街影”的专

页。老街坊都愿意分享，有的常说忘记旧事，我就从不同人身上一句一句积累下来。



一开始，我的专页只是放一些散步时拍下的照片，没有文字，没有口述历史，但网友问一些问题，我就回答。我想

不如写出来，有些历史考据没有人讲，也写得不深入。不如以我的角度讲述一次，过程中因为与网友互动，补充了

他们的想法和故事，内容慢慢多元化。

过程中很难避免去讲历史，事物存在总有原因。见到这几年，大家的意识提升很多，年轻人对香港历史的研究越来

越多。

以专页与网友的互动，再不是由我定义社区的历史，而是大家一起重构那段记忆、历史。 


“街影”的计划，是做给未来的自己，也是给未来的香港人，所以写上“致

十年后的我们”。

以前好讨厌立场是“蓝”的人，但因为个专页，竟然和这班人聊天多了，开始明白为什么他们这样想。我仍然不同

意其立场，但会尊重他们。我闹（批评）完你，你闹完我，改变也不大，不如讲讲旧时。我们无人知道香港会变成

什么样子。历史是无价的。

我正在写第一本书，关于不同老店的纪录和访问，暂时纪录了七十间左右，这不是正统的历史书，有点像时光机带

回以前的香港。关于老店，我觉得自己不是为了访问而找他们，反而想和他们建立关系。他们见到我会记得我，问

我近况。哈，我不想“哨完松”（做完就拍屁股走人），每次我有什么不明白，又可以回去问他们。

香港最美是六十至八十年代，即香港起飞年代。我九十年代出生，没有经历狮子山下的年代，人情味浓、繁华璀璨

的年代。做这个纪录，也帮助自己了解以前的香港，过程之中，也以自己的角度保存了一段历史。

所以专页讲到：“见得到的历史”。 


我是否怀旧？我不是怀旧，也不是用来卖钱。最希望让大家见到真实的旧香港。 


香港是一个神奇的地方，现在变成这样，因为以前发生过的事，我想找出来。无论是精神、文化也好，看到以前的

香港，就知道怎样看现在的香港。最希望大家看完这个专页，领悟一点什么。

之前讲到纪录的动力来自于八卦，但我想动力更是来自未来，未来的我回望现在的我，未来的自己一定庆幸那时的

自己正坚持这件事。



所以“街影”的计划，是做给未来的自己，也是给未来的香港人，所以写上“致十年后的我们”。 


“香港是一个神奇的地方，现在变成这样，因为以前发生过的事，我想找出

来。无论是精神、文化也好，看到以前的香港，就知道怎样看现在的香

港。”

“怀疑人生就去_ _”成员，艺术家，巴士迷，也是城市的研究者荣仔。摄：林振东/端传媒

散步法之四：不迷路的城市漫游者 
 “独自一人，孤独永恒” 


林兆荣：脸书“艺术．交通．散步．林兆荣SwingLam”专页版主 


2022年三月某夜，荣仔在太子散步到界限街火车桥底，发现一幅墙上经年的油漆剥落，近乎一则城市寓

言 九龙皇帝定墨宝就在这个时候 如同神谕 以戏剧化的方式重现 在明报 荣仔描述一个寻常的夜间

https://www.facebook.com/WanderingSwing/


言，九龙皇帝定墨宝就在这个时候，如同神谕，以戏剧化的方式重现。在明报，荣仔描述 个寻常的夜间

散步：

“平日经过这里，很喜欢看界限街基堤道交界的三线蛇形双白，看看一分钟内有多少车没有跟随道路的扭

动，直接辗过双白线？⋯⋯回望桥墩，却发现墙上的灰油脱落，透出被遮蔽多年的九龙皇帝曾灶财墨宝。”

后来消息在社交媒体转发，吸引很多人到桥底拍照留念。

荣仔接受报章的访问时说了一句：“我觉得老香港又在跟我打招呼了。” 


有别于其他透过散步来矢志记录香港、研究香港的年轻人不同，他似乎随心随性，不必然是从历史角度观

察，或者时代责任或者使命。“我都不太懂得梳理‘散步’这件事，我好像观察很多，也同时好像不观察，应

该大部分人都这样悠闲吧？”

我们从水泉澳邨散步回去沙田地铁站前，经过马路桥底下，见到墙身一句涂鸦，竟也是来自冥冥中的呼

应：“独自一人，孤独永恒。”荣仔立即拍下来，他觉得这句涂鸦比起记录与不记录，研究与不研究之间，

更贴切地描述到自己散步的状态，是近乎一种个人、私人的空间经验与记忆。“一个人散步，发吽豆（放空

发呆）就是目的所在。”

波德莱尔曾在《巴黎的抑郁》一书中，曾写过：“把自己的孤独跟群众结合，又在忙碌的群众之中保持自己

的孤独状态⋯⋯孤独、沉思的散步者，从这种普遍的神魂交游之中，汲取独自的陶醉。”

班雅明透过研究波德莱尔及巴黎，提出“城市漫游者”一说，他如何置身在人群，而不是隐没在其中，在街

上晃荡闲逛，放大感官，巧遇各种偶发的风景、人事。对于班雅明而言，巴黎向他揭示“迷路”的艺术，漫

步是他的方式和主题，用来阅读现代城市的空间及其内在的本质。

“把自己的孤独跟群众结合，又在忙碌的群众之中保持自己的孤独状态⋯⋯

孤独、沉思的散步者，从这种普遍的神魂交游之中，汲取独自的陶醉。”

——波德莱尔



沙田城门河。摄：林振东/端传媒

荣仔是“怀疑人生就去_ _”成员，艺术家，巴士迷，也是城市的研究者。早年他已作过很多有趣的日常倡

议，如制作《巴士内功心法》，鼓励人结合步行和巴士，走出的士的路线，鼓励人探索港铁以外的交通模

式；另外他曾经办步行展览“11号全日游街”，记录他多次在香港跨区的长途步行，根本也是个“城市漫游

者”。

昔日媒体找他谈步行、城市观察，他多数选择沙田作为起步点——香港第一代的新市镇，他出生和成长之

地。其后，他搬去第三代的新市镇将军澳，生活了十数载。他说：“沙田是我闭上眼晴也识行的地方。我和

家人、小学、初中识的朋友约在新城市等，会约在很老旧的地方，如在喷水池等啦！在body shop等啦！

在报纸档等！明明这些地标都已经消失了。”

只要朋友和他提起这些地方，脑海的画面就是二十多年前的沙田。 


“在沙田，我散步很闲适，它已经入了我的身体。世界上应该没有另一个地方给我这种感觉。”他有时害怕

如此熟悉，再难找到新角度、新想法，重新感受到这地方。“就像别人去旅行才觉得新奇，自己住的地方反

而没有感觉。”

“在沙田，我散步很闲适，它已经入了我的身体。世界上应该没有另一个地

方给我这种感觉。”

https://www.facebook.com/doubtwalk


“沙田还有令你兴奋的地方吗？” 
 “嗯，是情怀令我兴奋。” 


他在散步的过程拍了两次特别的照片，第一次是拍下新城市广场的麦当奴（麦当劳），说要拍给移民的弟

弟看，“M记（麦当劳）搬来这边我都不知道，要拍给他看。”回程路上，他拐入村落，拍下一间三层高的

村屋，说起已移民了三十年的阿姨曾经住这里。“拍下来传给她看。”

一开始，我们从城门河起程，在桥上望著河水向外流，波纹的折痕微毫而不止地散开，错视令你感觉桥不

断向后退，一切都在动。荣仔想起小时在沙田画舫、即他爸爸戏称“茶楼船”去饮茶。明明是石屎建筑，他

每每向外一望，见流动的河水，就觉得船在航行。

他提起社交媒体热议被拖走而最后沉没的珍宝海鲜舫。“香港仔的珍宝海鲜舫和茶楼船不同，珍宝海鲜舫要

你庆祝升班、考完试才有得去。我最后一次去是为一位来港的日本艺术家洗尘，他的行李滞留在机场，连

一条底裤也没有。我安慰说，来，我们去珍宝海鲜舫洗尘！”

珍宝海鲜舫由多艘护航船拖走离开香港仔。摄：林振东/端传媒



“很喜欢八十、九十年代的香港，我仍未出世，但从一些港产片带我回去那

条街、那个年代。即使是烂片，你也会感激那些烂片。”

珍宝海鲜舫于荣仔而言，和海洋公园，山顶，尖沙咀海傍都是同一种事物，在他的“香港经验”的系统中，

有记忆以来已经存在。“有人不解大家对珍宝海鲜舫的眷恋，说没有了就没有罢。珍宝海鲜舫，你食过吗？

你没有感觉，但我有感觉，然而它未必要你食过才需要怀念，它本身就是图腾。不代表它是资本家的工

具，它就不能成为一个城市的图腾。”

荣仔有个特殊才能，他脑海中能构成清晰的香港地理空间，好比GOOGLE MAP定位。他无法追溯究竟因为

自己小时喜欢乘巴士，周围游历，才喜欢研究地图，还是因为喜欢究竟地图，才喜欢巴士。自小他已经沉

迷地图，巴士路线倒背如流，两者环环相扣。

即使第一次去某地点，脑中自有一条清晰的路线。香港的地理概念，就像他的掌中之物。荣仔说：“我在香

港很难迷路。”

“我有朋友不断转换城市居住，一点问题也没有，他也会想念香港，但不是我这种情况。我生命中，再难找

到另一个地方有如此透彻的了解，也不可能再有了。”他说的是以孩童年岁，细致的观察与身体经验，烙印

在记忆中即等于永久。

2022年3月他和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开了“怀疑人生就去_ _”专页，更感受到“拍下来”、“记录”的一小动

作，本身就是其意义，竟感通到已移民外国的离散群体。

“我们拍的片慰藉离开香港的人，特别我拍了沙田的散步片，很多沙田街坊很久没有回来，说很挂念，透过

条片，我像帮他们行过一遍。原来在任何时候拍一些（散步）片，做一些记录，是有用的。就像我自己，

很喜欢八十、九十年代的香港，我仍未出世，但从一些港产片带我回去那条街、那个年代。即使是烂片，

你也会感激那些烂片。”



沙田中央公园。摄：林振东/端传媒

荣仔的独白 


“在2008-2018年这十年，新城市广场迎合大陆游客来光顾，迫（拥挤）到

死，如果那些商舖，不是服务沙田的居民，我们慢慢就没有归属感了。”

我成长的沙田发生过两个大变，一是在1997年，八佰伴执笠（关门大吉）。那间八百伴是当年全香港第一间敢在

新市镇开的百货公司，以前一向只集中在铜锣湾一带。1997年经济不好，我很记得执笠后，新城市广场一大片空

间，极度苍凉。

另一次是在2003年，沙田另一个地标音乐喷水池拆掉。记得小时见著喷水池一起音乐，商场的灯暗一暗，音乐喷

水池就会亮灯，水喷上八层楼高，小时侯很觉得“系一件事”（是一件可以关注的事情）。

在2008-2018年这十年，新城市广场迎合大陆游客来光顾，迫（拥挤）到死，如果那些商舖，不是服务沙田的居

民，我们慢慢就没有归属感了。

现在的新城市广场，沙田大会堂和周边的商场等，小时记忆中的新城市广场，沙田大会堂和周边的商场，物理上是

同一个地方，但在脑海里分裂成两个地方。两者的空间构造是一样，感觉到自己对这地方的记忆正消退中。

https://zh.m.wikipedia.org/zh-tw/%E5%85%AB%E4%BD%B0%E4%BC%B4


同 个地方，但在脑海里分裂成两个地方。两者的空间构造是 样，感觉到自己对这地方的记忆正消退中。

2012年我已经开始步行香港，第一次我从将军澳，徒步行到元朗。后来发展到从屯门行去油塘，赤柱行去小西

湾，上水行去尖沙咀等路线。十多年前，推动我以这种方式散步香港，纯粹因为失业。寄出去的求职信像投到外太

空，很沮丧，不想花钱，又想做点事，步行是最好了。

我仍记得第一次步行，从将军澳去元朗，近黄昏时已经走到荃湾地铁站了，翻过大帽山就到元朗，但开始入夜，心

中挣扎了二十分钟，究竟上不上山好。最后，我还是买了枝水，上山了，还事前打电话给元朗的朋友，说自己从将

军澳散步来元朗，找他们晚餐。他们觉得我痴线（注：疯了）。

那年代没有智能电话，我用Nokia手机，也没有地图在手，只带了相机、笔和纸，胡乱拍照，记下时间点，做点记

录。过程中，任由身体带我走，脑海中自然形成那些路线。在香港很难迷路，因为我的定位能力高。你蒙著我的

眼，丢我在一个某角落，不是太深山的话，我都有信心能走回家。

“在香港散步不会觉得沉闷，因为景观变得很快。有人不喜欢公共屋邨，很

快就穿过，一穿过就又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方。那些转化来得很快，香港很适

合徒步行走。”



飞鹅山。摄：林振东/端传媒

当时这样长途步行，一半能纾解到我失业的苦闷，你离开电脑在做另一件事，能为你创造新的经验和记忆，甚至后

来得到别人的注意，觉得挺开心。但另外一半又不能解决，一个人散步，有时会自我对话、钻牛角尖。事实上，除

了两次即兴步行，其他步行都有人陪。

有人陪，和你倾计（聊天），是伴酒小菜。自己行，就看风景，“发吽豆”是目的所在。 


现在少了很多长途跋涉的散步了，因为自己习惯把时间表填得满满。现在比较常是和朋友吃完饭，很饱，不如从尖

沙咀散步去九龙湾那种。

在香港散步，你不会觉得沉闷，因为景观变得很快。有人不喜欢公共屋邨，很快就穿过，一穿过又到了一个全新的

地方。例如在旺角，唐楼密集，突然有个朗豪坊空降。你过了旺角的火车桥，突然变得安静。那些转化来得很快，

香港很适合徒步行走。

“我小时觉得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身在哪处，就如同自己，已经把香港的路

线、空间仔细地记入脑。后来才发现不是，很多人都不是。有的朋友

Physically在香港生活，原来他从来不在香港。”

在香港，我喜欢散步民居，像水泉澳这类地方。你会问，公共屋邨有什么好看？以水泉澳邨为例，如果懒学究（一

定要很学究），它究竟怎样从一座山，劈个空间出来？怎么摆那些楼？又如何决定哪条路是主干道？商场设置在哪

里？最重要的民生设施又在哪里？你没有亲戚朋友住附近，这一辈子你也不会走进来，可能藏有很多新奇的事物。

刚刚一开始谈到，我小时觉得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身在哪处，就如同自己，已经把香港的路线、空间仔细地记入脑。

后来才发现不是，很多人都不是。有的朋友Physically在香港生活，原来他从来不在香港。

小朋友的观察很细致，记得三岁的我，能一下子记著这地方的所有，小时候画城市，如栏杆多少根支柱为之一格，

一架巴士上面有多少钉口，通通细致地画下来，将记忆的能力都投放在城市一事一物。长大后，这些记忆很扎根，

很多东西是这样建立回来。我三十多岁人，如果有一百岁命，未来有六十年命，住在另一个城市，也未必有这种

“能力”。



我的生命里，再难找到像香港这地方，我对它如此透彻了解。


